
星报讯（金际元 孙雨静 记者 马

冰璐）家住合肥市西园街道的张兴华

退休前是大学教授，自从 2006 年退休

以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收

集抗战文物上，并在家中自建抗战文物

陈列馆。最近，他和新四军后人汪宁一

起走进社区，以文物为载体，向居民讲

述抗战历史。

张老自建的抗战文物陈列馆位于

他家的地下室内，面积约20多平方米，

陈列馆里整齐地摆放着日军用过的防

毒面具、刺刀、头盔、军号等抗战文物。

张老说，自己从 2006 年开始收藏抗战

文物，为了寻找、搜集抗战文物，他先后

走访了全国几十个抗战纪念馆和抗战

战场遗址，“2013 年 8 月 15 日，我在家

中的地下室建起了抗战文物陈列馆。”

据了解，从2006年至今，张老从国内外

收藏到了600余件抗战文物。

自从2006年起，他几乎把所有的

时间都用在了收集抗战文物上，他说，收

藏这些抗战文物是为了让后人勿忘国

耻，铭记历史，“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金

钱，但我觉得十分有意义，很值得。”如

今，热心的他还经常走进社区、校园，以

文物为载体，向居民讲述抗战历史。

和张老一样，汪宁阿姨也是一位

抗战历史研究者，她的父亲汪登科是一

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时期，曾

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组织科科长，参加了

界牌集、王城子、古城集等战斗。在汪

宁家，有一件非常珍贵的抗战文物，是

她的父亲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望远镜，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抗战历史，并

教导我，历史不能忘却，要珍爱和平，珍

惜眼前的幸福生活。”

合肥老人自建
抗战文物陈列馆

星报讯（蔡勇 田田 云冈 记者 马

冰璐 文/图）合肥市民张禾是一位军事

模型爱好者，17年来，他先后收集了近

2000个各类军事模型。最近热心的他

带着10多件舰艇模型走进合肥市金荷

社区，向孩子们讲解相关知识。

说起他的收藏史，得追溯到 20 多

年前，那时候张禾是航空公司的一名员

工，特别喜爱收藏航空模型。17 年前

他开始搜集舰艇模型。“我通过朋友，找

到舰艇的外观图纸。然后自己找到船

模厂的老板，按照1:200的比例定做。”

为了保证舰艇模型的逼真性，很

多零件和部位都必须手工制作。“最便

宜的舰艇模型一个也要3000元。最贵

的是一个航空母舰模型，花费了六七万

元。”这些年，为了这些模型，张禾投入

了许多金钱和精力，但他乐此不疲。

近年来，张禾又对中国古建筑模型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四处搜集模型，

今年5月，他还举办了合肥市首次古建

筑模型展，向市民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

20多件具有代表意义的古建筑模型。

除了收藏军事模型和古建筑模型

外，张禾也研究军事历史，并针对模型

进行一些发明创造。他还和志同道合

的朋友们一起，编写了 25 套军事科普

展览教材，以便在军事模型展览的时

候，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军事知

识。最近几年，热心的张禾还经常带着

模型，走进校园、社区，为学生和居民义

务讲解相关知识。

军事模型爱好者
17年收集近2000个模型

星报讯（周友奇 记者 沈娟娟）在

合肥市周谷堆社区，一对七旬老夫妻

的感情让附近的居民都很羡慕，陈绍

义因为糖尿病后遗症基本失明，却仍

然凭着一丝丝光感，继续自己的绘画

爱好，老伴冯明婉一直鼓励，并自学了

各项护理知识，一心一意照顾陈绍义

的生活。

冯明婉今年 71 岁，几十年前跟随

儿子到合肥来生活，陈绍义患有遗传性

高血压、糖尿病，最开始不是特别严重，

可就是十几年前，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

的视力下降，“一只眼睛只有一点光感，

另一只眼睛只能看到视力表上最大的

那一行字母。”

在生病之前，陈绍义最大的爱好

就是画画，冯明婉怕他一直消沉下去，

就鼓励他继续画画。

凭借着自己仅存的一点光感，陈

绍义没有丢下画笔，尽管线条越来越

粗，有时候还需要拿着放大镜。

“他最喜欢的是山水画，而我要做

的就是从旁鼓励他。”冯明婉说，为了

照顾陈绍义的身体，她每天特别注意

他的饮食，特地跑去跟当医生的弟弟

学习注射，并且自学了很多护理知识，

成了半个“护理专家”。在照顾他身体

的同时，冯明婉还得时刻关注陈绍义

的心理，希望通过自己的鼓励和陪伴

让他摆脱阴霾。

在两个人的家中，最常看到的一

幕就是，冯明婉拿着一份报纸，一字一

句地给陈绍义念新闻、念副刊，当他的

眼睛，“后来我的年龄也大了，最近给他

买了听故事的机器人，只要他有需要，

张口就有人陪他说说话。”

在冯明婉的悉心照顾下，陈绍义

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现在每次去体

检，他的指标都很正常，“这可得感谢她

始终不离不弃的照顾。”

她是他的眼，七旬老夫妻相濡以沫

星报讯（杨艳红刘亚萍记者沈娟娟）

黄梅戏、庐剧，在合肥的很多地方都有不少票

友，日前，共有50多位爱好者成立了一个剧

团，每周定期排练，还会到各地区进行义演。

据悉，这个剧团在合肥市蜀山区朝阳社区成

立，未来还将发展到合肥其他县（市）、区。

今年75岁的单德金是黄梅戏和庐剧

的忠实粉丝，从很小时候听到戏曲开始，

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艺术细胞的，但

是家人特别反对。”单德金说，小学毕业他

就考起了合肥艺校，中学毕业又考取了安

徽艺术学院，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不

务正业”，“录取通知书被家人当着我的面

撕掉了。”

然而，这并没有挡住单德金对戏曲

的喜爱，他一边修鞋谋生，一边继续着自

己的梦想，一直唱了几十年，“退休后，我

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坚持自己的爱好了。”

日前，单德金被聘任为合肥市蜀山

区稻阳艺术团黄梅分团副团长，团里都是

和他一样爱好黄梅戏的居民，经常聚在一

起排练、演出。此次成立的社区黄梅戏艺

术分团有成员二十多人，年纪最大的有近

80岁。

“事实上，在合肥很多地方，都有黄梅

戏和庐剧的票友，但却没有成立起专门的

社团。”合肥市蜀山区稻阳庐剧艺术团团长

唐定章告诉记者，今后会请专业老师来教

这些爱好者们学习，还会去各地演出，包括

去各地义演，“我们还会尝试重编黄梅戏和

庐剧，加入一些现代的元素，吸引更多的人

尤其是年轻人加入，传承戏曲文化，让戏曲

表演艺术融入居民生活天地。”

合肥50多位居民组起专业剧团

星报讯（杨莉 记者 沈娟娟）在合肥

市常青街道金寨南路社区，附近的党员群

众有困难事情时总喜欢到一个工作室里

坐一坐，将自己的问题一吐而快，如果是

很简单的问题，很快就会有人来解决。原

来，这是由 5 位老党员、老书记义务值班

组起的“老书记工作室”，这也是我省首个

老书记工作室。

伍先举今年66岁，是老书记工作室中

的一名成员，也是社区协商会的成员之一。

“我1971年入党的，也是一名老党员

了，曾经在企业和社区都工作过，附近的

居民都认识我。”伍先举退休后，每天在家

“赋闲”了，练练书法、带带孙子、学学保健

按摩。

后来，金寨南路社区的领导找到伍

先举，希望能发挥他的威望和人脉，通过

“老书记工作室”这种方式来为居民解决

实际困难，伍先举一口就答应了。

“比如上次丝绸厂没有路灯，老年人

上楼梯把脑袋都磕破了，有人向我们反映

了这个问题，我们立即就把问题反馈给社

区，后来路灯装上了，我们心里也很高

兴。”伍先举说，老书记工作室每天都会有

人值班，最主要的是发挥“纽带”和“桥梁”

的作用，打造具有党建特色的工作室。

和伍先举一样，工作室里的5位老党

员、老书记轮流值班，坚持党建协管、社建

共管，充分发挥党务指导、干部帮带、政策

宣传、民意征集、文明倡导、矛盾调解等职

能，“作为一名老党员，这样的活动特别有

意义。”

5位老党员组起工作室，帮群众传递心声

星报讯（彭玉然 牛红磊 记者 祁琳）

十几年等待儿子的消息，是一个 80 多岁

的母亲这些年来生活的全部，整天以泪洗

面，眼睛都已经看不清了。今年 5 月份，

终于有了儿子的消息，60 岁的儿子董良

回到家中，合肥瑶海区三里街街道辖区居

民周建春却有了新的烦恼，突然回来的儿

子没有经济来源……

16年前，董良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

没有了工作，于是向亲戚借钱。后来，董

良通过一位在广州做生意的战友找了一

份不错的工作，开始几年，还往母亲周奶

奶的账户上寄钱，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五六

年时间，突然董良不往家中寄钱了，唯一

的电话联系方式也联系不上，战友也联系

不上他，董良仿佛失踪了一般。

就这样，全家人还通过广州的公安、

媒体找寻了两三年时间，终于公安打来一

个电话，说已经找到了董良，但董良不愿

意与家人交流，只要求公安转达“你跟她

讲，我很好”这样一句话。周奶奶不死心，

仍然要与儿子联系，“有了一点消息，我总

要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跟家里联系啊。”

之后，董良也打回一个电话，但仅仅

是一个电话，儿子又“失踪”了，周奶奶整

日以泪洗面，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眼泪都

要哭干了，她腿脚不方便，眼睛也看不见，

不能亲自去广州寻找，只能求助当地的警

方，三天两头就要去找警察说说情况。

时间不断推移，老母亲的找寻一直

没有停下，通过女儿的同事联系到，在广

州有一次战友聚会，就想拜托战友们问问

有没有人认识董良，还真巧，有位姓区的

战友听说过董良，战友很上心，前往贵州

多次，终于找到了董良，这才促成了母子

重新相见。

事后，董良回忆，一开始在广州工作

很好，赚钱也多，但后来老板战友违法了，

公司没了，自己也被调查，工人也追着他

要钱，自己压力很大，抑郁了，一下子记不

清事情，所以才没和家里联系。再往后，

他辗转多地，到东莞到贵州，直到遇见战

友，才全部回想起来，找到了回家的路。

但高兴之余，这位 80 多岁的老人常

常陷入沉思，儿子马上就要60岁了，这些

年一直在外打零工，回到合肥，要找份工

作，重新立足也是困难，另外“失踪”多年

与家人之间隔阂已久，重新取得谅解也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呢。”周奶奶担心着儿子。

不过董良想的很开，“回到家里，能

重新团聚，我很高兴，一切慢慢来吧。”

儿子失联多年归来已到花甲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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